
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第一次海外驻
节，舞蹈家沈伟第一次来中国内地跨界
办画展……10月19日至11月22日，第
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吸引了全世
界艺术家的目光。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的盛会，人民大
众的节日”为宗旨，在迎来创办20周年
纪念之际，通过约350项活动，全面呈现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助力上海建设亚洲演艺
之都。

“大家”在这里成长

1999年秋，第一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首次推出。年轻的戏剧导演田沁鑫带着
她的作品《生死场》来到这里。在这之
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她的名字，这个艺术
节同样也才刚刚起步。

转眼20年过去。今年，田沁鑫带着
8 部戏剧作品来到上海国际艺术节，这
个数字让她成为在艺术节展演作品最多
的戏剧导演。同时，她的身份又多了一
个——本届艺术节“20·40 大家·回
家”特别活动的总导演。田沁鑫说：“20
年前，作为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导演，我没
有那么大的自信，心里比较忐忑。演出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增强了我的创作信
心。从此，我和上海这座城市、与上海国
际艺术节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我的
戏剧作品频繁出现在上海，每次都得到
上海观众的热情支持。我有不少作品都
源于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邀请、邀约，包括
像《青蛇》这样的委约剧目。感谢上海国
际艺术节。”

20年来，越来越多像田沁鑫这样的
年轻导演在这里成长成熟，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本身也在不断探索创新，逐渐
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平台。
如今，本届艺术节，五大洲四大洋名家名
团集聚，吸引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艺
术家、艺术机构与“金牌制作人”参加。
艺术节遴选出45台剧（节）目参演，境外
演出项目25台，境内演出项目20台，其
中原创首演 23 台，同时还有 12 项参展
项目精彩亮相。

“心念念、情悠悠，一路走来风雨同
舟；天长长、地久久，敞开容纳五洲……”
歌唱家雷佳在艺术节举办的《源远流
长 寻根之旅》民族歌曲音乐会上唱
道。她表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既是
一个高质量的艺术节，又是一个中外对
话的平台。在交流和竞争氛围中，它既
能够介绍中国艺术，又能够把眼光放得
更远，不断攀登高峰。”雷佳主演的歌剧

《木兰诗篇》和《白毛女》曾来沪演出，“上
海观众和专家不仅给予我认可，也给我
可行性非常强的高质量建议。上海观众
既专业又挑剔，能够激励艺术家把作品
打磨精致，这也是我参加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原因”。

20年来，艺术节上的“大家”茁壮成
长，也在用自己的艺术成果“反哺”大
众。20年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与
歌唱家廖昌永、舞蹈家黄豆豆获得“艺术
节之星”称号，“我们都是新上海人，是上
海给了我们崭新的创作机遇”。尚长荣
曾带着京剧《贞观盛事》参与艺术节，如
今该剧拍成了3D电影，“希望再一次给
观众惊喜”。

“朋友圈”越来越广

数据显示，20 年来，共有五大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 万余名艺术
家、700 余个中外艺术团体参加艺术
节，上演中外剧目 1000 多台，举办
200 多场中外展览会，艺术节的“码
头”功能持续提升。

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交响合唱
《启航》，去年成为艺术节开幕作品。他
表示：“上海国际艺术节让那么多国际来
宾用世界共通的语言——音乐，来聆听
中国的红色历史。上海海纳百川的包容
度有目共睹，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的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国
际文化聚焦于上海，有说不完的话、写不
完的故事，成为创作的沃土。”

来自国内的参展作品，传承与弘扬
传统文化，展现新时代风采。上海歌剧
院歌剧《晨钟》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丰功伟
业为主题；上海民族乐团音乐现场《共同
家园》侧重展现民乐交响化的成果；上海
芭蕾舞团《闪闪的红星》、中央芭蕾舞团

《敦煌》等，则从不同视角，表现中华传统
文化与红色主题。

今年艺术节还联袂中华艺术宫，举
办“风生水起逐浪高——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通过艺术
家的笔触，生动展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历
史巨变。主题展览中还有与上海市文化
艺术档案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等联合举办的“春华秋实
——改革开放40 年上海舞台艺术说明
书展”，从上海舞台艺术变迁的视角，展
现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重大成果，彰显
文化自信。

来自海外的作品同样异彩纷呈：里
卡尔多·夏伊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音
乐会，安妮—索菲·穆特、潘德列茨基与
华沙交响乐团音乐会奉上了音乐盛宴。
首次登陆中国内地的美国顶尖舞团纽约
城市芭蕾舞团将带来《巴兰钦之夜》，澳
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带来《睡美人》，挪
威国家芭蕾舞团带来《群鬼》等优秀剧
目。

在汇聚作品的同时，本届艺术节新
开设“长三角区域文化合作论坛”，以“登

高望远，合作共赢”为主题，推动长三角
文化资源联动开发，加速文化资源要素
有效配置。

既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近年来，
艺术节还担当起全力推动“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务实合作的重任。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 32 个国家的 124 个艺术机
构，通过“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的
建立，让艺术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打造“亚洲演艺之都”

20 年来，艺术节推陈出新，不断以
优秀作品吸引观众，不断以创新手法展
示作品。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道
路也越走越宽广。

你会相信吗？5个黄豆豆同时出现
在《镜·界》的舞台上，虚实交融、真假难
辨。借助全息投影技术，舞蹈家黄豆豆
拥有4个分身，对应音乐的4个声部，各
自起舞。因为虚拟影像制作于两年前，
黄豆豆得以与过去的自己同台。

除了《镜·界》，在今年上海国际艺术
节的舞台上，还有许多艺术与科技相遇
和碰撞，火花四溅。11月3日在东方艺
术中心首演的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还
未上演就吊足观众胃口。5只1∶1制作
的象偶亮相舞台，最大的象偶高达 3 米
多，需要3人同时操纵，带给观众十足的
震撼感。

世界编舞大师阿库·汉姆封箱之作
《陌生人》、“江南韵·上海情”系列演出
（包括沪剧《敦煌女儿》、中篇评弹《蒋月
泉》等），形式多样，创新与传承相得
益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艺术节通过“扶
青计划”整合各板块资源，打造一条从

“扶青”“委约”到“交易推广”“舞台展演”

的演艺全产业链，让艺术节走出更多名
家、大家。迄今，艺术节已委约71位青
年艺术家创作了59部原创作品，走向世
界各大舞台。今年的艺术节“扶青计划”
委约作品征集，共有中、德、英、美、韩 5
个国家近100份作品申报，最终遴选出
6部原创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当
代青年艺术家的创意和思考。

在文化贸易方面，今年艺术节期间，
交易会共有来自60个国家与地区的代
表参加，参加机构520余家，其中国外机
构超过240家，推介演出共计33台。上
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上海的演艺
资源如今基本和国际看齐，演出时间越
来越与国际同步，对国内外观众的吸引
力也越来越大。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就演艺空间设
施来看，上海约有各类演出场馆100多
家，而纽约有 420 家，伦敦约有 214 家，
巴黎有353家，东京有230家；就演艺观
演人次而言，上海经由市及区经营的各
类专业剧场观众人次每年约为 600 万
人次，而纽约每年为2800万人次，伦敦
每年为 2200 万人次，东京每年为 1200
万人次；就演艺生产运营管理水平等方
面来看，既有的国际文化大都市都在演
艺经营的专业化、院线化、联盟化、科技
化及品牌化等方面，摸索出了许多符合
演艺业发展规律的成熟经验。对标国际
重要演艺都市，上海的演艺行业还存在
巨大的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上海正在加强演艺要素
市场建设，让内容生产精品迭出、文化活
动精彩纷呈、文艺名家群星璀璨、文化地
标绽放魅力。更为合理而丰富的全市演
艺空间布局改良已全面展开，上海打造

“亚洲演艺之都”的一系列实践，正逐渐
将愿景蓝图一步步转化为人们期待中的
可喜现实。

流光溢彩 大气精彩
——上海国际艺术节助力“亚洲演艺之都”建设

□ 李治国

今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一下子推出梁归智
先生的两本新书：《禅在红楼第几层》和《浪子风流说元
曲》。我刚读了第二本，便忍不住要信笔涂鸦，想说说我的
感受了。

这个感受需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谈起。上世纪80年代
中前期，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古代文学课分成4段，
分别由4位老师主讲。讲到元明清文学时，梁归智老师出
场了。梁老师是姚奠中先生的高足，姚先生又是章太炎先
生的关门弟子，这种学缘关系本身已让我们好奇；加上梁老
师那时刚读完研究生不久，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直把元明
清文学讲得风生水起，轻舞飞扬，这种功夫更是让我们叹
服。梁老师对“浪子风流”的解读深入我心，它确实已是“锄
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了。

他在这本书中提到，当年他曾写过一篇《浪子·隐逸·斗
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的文章，此文发表的时
间也正是他给我们讲这门课的时候。于是，把最新思考作
为讲课的逻辑框架，然后辅之以丰富的例证，再结合作品
赏析之、阐述之，就成了他这门课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今
我捧读这本新书，恍如走进他三十多年前的课堂，真是令人
好生感慨。

虽然这本书的核心命意早已提出，但对它的解读却是
崭新的。从中可以看出，那里面积淀着梁老师多年的研究
心得，甚至隐藏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

在中国文学史中，学界对于元代文学的重视程度是远
远比不上其他朝代的。但梁老师却不这么看。像狄更斯
《双城记》的开头部分那样，他在书中前言以“这是……时
代”造句，一口气写了十四五个之多，以此说明这个时代的
丰富、驳杂、宽纵、混乱，以及文人在这个时代的幸与不幸。
由于科举被废，文人墨客已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晋升通
道；又由于社会相对开放，禁忌较少，形而下的空间比较活
跃，于是他们就收拾起精神，张扬开身体，过起了一种放纵
自己的生活。

在梁老师看来，关汉卿《不伏老》中的名句——“我玩的
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
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
吟诗会双陆”——就是元代时代精神“浪子风流”的真实写
照：“多才多艺，玩文化，玩文学，玩人生。当然也可以从这
里面寻找出潜伏的愤懑、悲哀、反讽……但其主调无疑是

‘玩意识’，是一种以‘顽主’自居自傲的时代感。”正是借助
这种时代精神的观照，梁老师深入到俗文学的世界中，同时
也深入到浪子与浪女的精神世界中，完成了对他（她）们的
一次重新打量。

这种打量和打量方式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例如，为
了把“上花台做子弟”（此谓元朝男人的理想）打量清楚，梁
老师借助了“新感性”；为了把元朝的时代语境说得明白，他
借用了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这样一来，当今的西方
理论就成了梁老师手中的解剖刀。这把刀所到之处，不但
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还让我看到了作者庖丁解牛般的
快感。

我想，当梁老师如此解读时，就既展示了他对西方当代
理论的熟稔，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示范。有人认为，用现在的
理论去面对古人，弄不好就成了生硬切割，过度阐释，所以
要慎之又慎。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当今的新潮学说可
以也应该成为我们进入历史的理论武器，甚至唯其如此，我
们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很显然，梁老师是认同第二种
观点的。这其中的道理在于，虽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
代已是日新月异，但是人性与情感，以及被它们建构起来的
文学之核，千百年来却变化甚微。这样，以今天的理论观照
古代的文学也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而在我看来，关键还
不是理论能不能使用的问题，而是能否用得贴切、准确、恰
如其分。梁老师这本书的示范之处在于，他不但用了理论，
而且还用得那么得心应手。说实在话，每当我读到这些地
方时，既觉得运用之妙，又让我这种号称是搞理论的人生出
了许多羡慕。

梁老师说：“浪子风流和隐逸情调是时代精神的两翼。
浪子的前代模范是柳永，知名度最高的隐逸榜样就是陶渊明
了。”这样，挖掘元代文人与陶渊明的关系，进而挖掘他们“中
隐隐于市集”的隐逸情调，就成了这本书的另一主题。在这
种挖掘中，唱颂“学邵平坡前种瓜，学渊明篱下栽花”的卢挚
在玩隐逸；写过《双调·沉醉东风·渔夫》的白朴档次要高一
些，把隐逸玩成了“上品”；而在“秋天的思索”中，马致远更是
通过小令《天净沙》和套数《双调·夜行船》，把隐逸玩到了庄
禅哲学的境界。当然，无论怎样玩，梁老师还是看到了元代
文人露出的那条狐狸尾巴：他们固然也“采菊东篱下”了，却
并未“悠然见南山”，而是悠然听见瓦舍勾栏里销魂荡魄之歌
不绝于耳。“元散曲中不断出现对陶渊明的向往和歌颂，但大
多数都难以深入陶诗的真境界，只是把陶渊明像个不倒翁似
的你推过来我搡过去。”于是，在元代文人那里，尽管隐逸情
调也是时代潮流，但也许终究敌不过世俗享乐对他们的诱
惑。结果，他们假装隐逸几下之后，接着又开始浪子风流了。

在元代文人的隐逸之外，梁老师还有拓展性思考，因为
他接着写到了当今时代梭罗的实践，苇岸的哀伤，赵鑫珊的
希望，以此呼吁人们对隐逸文化多一份同情的理解。读到
此处，我忽然意识到梁老师热衷于打捞隐逸，或许已注入了
他自己的某种生命体验。

刨根问底看元曲

——读梁归智《浪子风流说元曲》

□ 赵 勇

元散曲中不断出现对陶渊明

的向往和歌颂，但大多数都难以深

入陶诗的真境界，只是把陶渊明像

个不倒翁似的你推过来我搡过去

说起韩国最知名的产业，你可能会想到
以少男少女偶像组合为代表的娱乐产业，或
者是像三星电子、现代汽车这样的工业品
牌。但是你可能不会想到，他们会有一个让
人略感惊讶的消费项目——喝咖啡。

前不久走访韩国期间，韩国人对咖啡的
喜爱程度，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喜爱的程
度，首先体现在咖啡馆的数量上。在韩国街
头，很容易发现各式各样的咖啡店。这是因
为韩国人对咖啡的需求量很大。比如，当你
走进一家小镇的饭馆，饱餐一顿地道的韩式
火锅或炒年糕后，走出餐馆的时候，你会发
现餐馆的门口居然会有一台无人咖啡机，而
且看上去似乎已经用了有些年头了。一句
话形容就是，在韩国，咖啡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韩国咖啡馆的种类也很多。
有很多很有设计感和艺术气息的；有的企业
里就附设贩卖咖啡的服务；超市里也能提供
各种口味的速溶咖啡；还有的甚至把“露天

剧场”设在咖啡馆里，喝完一杯咖啡可以很
方便地去观看演出。要知道，韩国并不是咖
啡豆的原产国，但韩国的咖啡产业已经非常
完善，并且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咖啡文化。

我曾询问过在韩国生活的朋友，为什么
韩国人会如此喜爱咖啡？但得到的回答通
常都是：喝咖啡只是一种生活习惯罢了！据
说，咖啡在最初引入韩国时，一直被视为款
待各国大使贵宾的饮料，并逐渐成为贵族身
份的象征。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后，韩国经
济逐渐起飞，平民百姓才开始有机会接触咖
啡，并逐渐有了“一日三杯咖啡”的饮食文
化。如今，一杯贩卖机贩售的咖啡，大概一
两口就可以喝完，与其说是品尝咖啡，倒不
如说，韩国人已经习惯，饭后就要来杯咖啡
解馋。而且韩国人喝美式咖啡很少放糖，低
热量且价格低廉，使咖啡成为韩国老少咸宜
的“国民饮料”。

不仅如此，咖啡馆甚至成为韩国旅游观

光的一道风景线。比如，位于韩国江原道的
江陵市在举办完平昌冬奥会之后，也带动了
其附近的观光景点。位于韩国东海岸的江
陵咖啡一条街，假日里常常挤满了游客，海
边长达数百米的街上几乎全是咖啡店，使这
里成了江陵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韩剧的
推波助澜下，这里更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点名
要去的地方。

如今，韩国的咖啡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国
际化。风格迥异、各有特色的咖啡馆，已不
只是娱乐休闲和商务会谈的场所，更渐变成
韩国特有的一种沟通方式。想要更快更好
地融入韩国生活，打开和韩国人的沟通渠
道，共饮咖啡不失为一条良策。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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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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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12

小时特别活动”中，街头艺人扮成小丑在活

动的集市区里与小观众互动。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上图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江苏文化周的开幕演出——《运之河》在上

海文化广场上演。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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